
岁月要湮没一个人，许多人无意中
加入了湮没，许多人努力地进行了抵抗。

汪宗翰，是光绪十六年（1890）进
士，从幕阜山区通山县走出的最后一位
进士。15年后，施行了1300多年的中
国科举制度被废除。

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通山县
志》里，收录了汪宗翰的六篇文章：《湄
港桥记》《续补横石桥记》《九宫平壶台
前建三门记》《重修文昌奎星两阁暨镇
南书院记》《建修武庙碑》和《劝捐阖邑
学田引》。六篇文章都署名为“吏部主
事汪宗翰”。一部县志里收入一人六篇
文章，可见这一人在当时的分量。因为
当时通山县就他一人是进士。他的上
一位进士是乐鸣韶，乐鸣韶是130年前
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同时
期，“也算是”通山的进士是吴怀清，他
祖籍通山，是以客籍陕西山阳人考上进
士。吴怀清和汪宗翰同年进士，他还曾
为汪宗翰撰写了《清吏部主政赐进士出
身诰授朝议大夫汪公号栗庵汪老先生
神道碑》。

汪宗翰为官二十多年，当来当去都
是七品官，关键还是位清官，他退休回
家时连路费都不够，还得靠僚友资助。
他的钱去了哪儿？吴怀清《栗庵老先生
神道碑》云：“壬寅，调授敦煌，甫下车，
适东乡水溢，方百里内皆成泽国，饥民
等哺，请赈未遂。公乃自捐钜款，代筹
生计，以苏民困。”民国重修《敦煌县
志》：“时冬，调任敦煌。甫下车，以敦煌
地处边塞，风气锢蔽，以振兴广教为急
务，倡捐钱谷，添设义学二十九处。国
家停科举，设学校，废八股，以策论取
士，时新旧书籍具无，公捐廉俸二百金，
由沪购置经、史、子、集及科学书二百余
种，置鸣沙书院。”不足五年的敦煌任
期，有“自捐钜款”和“捐廉俸二百金”记
录两次，钱到哪里去了很清楚。吴怀清
的《栗庵汪老先生神道碑》，还给予汪宗
翰极高的人格评价。汪宗翰在镇原县
六年，士民有“鄂渚名儒，原州生佛”“恩
深夏雨，化洽春风”之颂。在华亭县“政
局宽平，法不枉纵，恩威并用，民教相
安，士庶德之”。在甘肃十多年，“所至
一介不取，百废俱兴”。

当然，他所服务的王朝已经风雨飘
摇了，他作为一位朝廷命官，能够“善
终”已经算是不错的命运了。

我不得不写汪宗翰，是因为他与敦
煌文物的瓜葛。

余秋雨的《道士塔》让世人知道了
道士王圆箓，并把不少的怨气撒到这
位道士身上。放牛伢丢了牛是赔不起
的，关键王道士连放牛伢都不是，谁安
排他保管敦煌文物了？余秋雨文章
里，只提到敦煌县长，没有提汪宗翰的
名字。刘诗平、孟宪实在他们的《敦煌
百年》专著里写道：“王道士发现藏经
洞的那年，敦煌县令是严泽。一年后
由湖南沅江人氏邬绪棣接任。敦煌的
地方官员和士绅有许多人接受过王道
士的经卷赠品，有的施主也得到过……
两位县令是否也拥有藏经洞的藏品，没
有留下文字记载，所以也就不得而知。
1902年3月，汪宗翰出任敦煌县县令，
汪县令很快就得到了王道士送来的经
卷和绢画。汪宗翰，字栗庵，湖北通山
人，与王道士算是‘老乡’。汪宗翰谙熟
历史文化，在敦煌县令任上，曾搜集过
当地的一些汉简。作为进士，当汪见到
王道士送来的经卷后，立即判断出了这
些经卷不同一般，但他同样没有采取任

何措施，只是在1903年冬天，将这一消
息写信告诉了兰州甘肃学政叶昌炽”。

叶昌炽是金石家，更知道敦煌文物
的价值，他建议藩台把文物运到省城保
管。一个气数已尽的王朝及其所属的官
僚体系，仅运费这一宗事就叫他们束手
无策。此建议如风吹沙漠草。

汪 宗 翰 生 于 道 光 二 十 五 年
（1845），殁于民国九年（1920），葬汪家
畈住屋上首月梳形地。

汪宗翰在吏部供职三年后，分别任
过甘肃镇原县知县、敦煌县知县、甘肃
省法政学堂教务长、华亭县知县。民国
军起，汪宗翰绕道回籍，时年67岁。汪
宗翰回乡时，母亲已90高龄，当儿子拜
见老娘时，受拜的老母溘然长逝。

倪霞从2001年游历敦煌时得知这
位敦煌知县是通山人，便作出许多努
力，写出多篇文章。

汪宗翰故居，土改时分给贫雇农居
住。1980年代，他的第四代孙汪三元
鼎力购回，本想修缮，终是无力，现在已
垮塌得只剩几堵砖墙。倪霞见过汪宗
翰送给80岁姑妈的一块“体壮山河”贺
寿匾，匾在高湖芭蕉塆。村民做屋时，
取下来当和泥的垫板，损害不小。倪霞
最大的贡献是找到了汪宗翰的第五代
孙汪汉斌，汪家畈族人找了多年都没找
到。汪汉斌出生于沙洋，1982年父亲
把他送回通山，托付给亲戚到通山一中
读书。汪汉斌以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
考进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倪霞和汪
汉斌以及汪汉斌的表哥陶祖旭一起，祭
拜了汪宗翰墓。当地人说，黑色大理石
镌刻的《栗庵汪老先生神道碑》，已被文
物贩子买走，墓前还剩有一块白色大理
石墓碑。

故居不存，是遗憾。聊可告慰的是
还有宗祠。

汪氏宗祠是汪宗翰考上进士那年
冬月，汪宗翰主持修建，族人恺斋负责
施工。抗日战争时期，汪氏宗祠曾是通
山县政府和县中学的短暂栖身之所，

“文革”时被毁。2011年正月十五，支
书汪世济发起，并要求在苏州创业的弟
弟汪义芳率先捐资100万元，再加全族
捐资400多万元，复建了比原来更大更
豪华的祠堂。他们复建祠堂最大的动
力，就是为了纪念汪宗翰。

2023年3月9日，我到闯王镇汪家
畈村参观了这座祠堂。这是我看到的
通山最大的祠堂。同时，也是镌刻楹联
最多的祠堂。

汪宗翰自己所撰楹联就有两副。其
中，戏台一副为“醒眼看来古今一梦才
觉，从头做去忠孝二字为先”，大堂上另
一副为90字长联。整座祠堂居然有五
位状元、一位榜眼、一位探花、六位翰林
撰联。五位状元是咸丰己未状元孙家
鼐、同治戊辰状元洪钧、同治辛未状元梁
耀枢、同治甲戌状元陆润养、光绪丁丑状
元王仁堪。王仁堪的楹联直接为汪宗翰
个人而写“一部龟兹新乐府，九天蟾窟好
楼台”。榜眼为同治甲戌榜眼赵尔巽，探
花是光绪丙子探花冯文蔚。大门口一副
楹联为时称“江南才子”王凤池撰“绿水
环门锦涨潭花三月暖，丹炉列嶂香飘烟
树五云高”。

这么多名人楹联，显然不能一时请
到，只能是陆续添加。能请来这么多名
人楹联，说明汪宗翰人品高人缘好。这
些珍贵的楹联，现在只能录其内容，字
迹都是现代电脑字。

已经非常好了。

我从读大学到当教师，在华中科技大学已有六十多年
了，深感我们的校园很美，而且越来越美，是个读书做学问
的好地方。校园中树多，据说有十万棵之多，有人赞之曰
森林大学，这些树都非一朝一夕长成，有个说法是“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很少有人能叫出各种树的名字。树上栖
息着各种鸟，也很少有人能叫出各种鸟的名字。这些使校
园一片绿色，炎热的夏天，这里温度要低两到三摄氏度。

北边的喻家山，我刚来时，是光秃秃的，连鸟都不飞，
可现在是一片林海。松树、柏树，更多的是樟树，都四季常
青，我经常去爬山。这山的东边是马鞍山，西边是南望山、
珞珈山。它海拔149.5米，是武汉市区内海拔最高的山，
形成于亿年前的侏罗纪，比珠峰形成（约6500万年前）还
早。站在山顶，能看到东湖（它可是所有城中湖的最大者）
和磨山楚城，此时你必然会想起杜甫的名句：“会当凌绝
顶，一览众山小。”还会想到王之涣的诗:“白日依山尽，黄
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都使人陡生豪迈
和信心。及至傍晚，你会看到月亮升起，整个校园都被蒙
蒙的月色笼罩。或许此时你会想起仓央嘉措（六世达赖）
的情诗：“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皎洁月亮，母亲般的情人脸
庞，浮现在我心上。”仓央嘉措是达赖喇嘛，但对情感的表
述很动人。

我们的校园，单一校区七千多亩，是全国大学中最大
的，校园中有很多湖，包括源湖、眼镜湖等，而喻家湖是大
学校园湖中最大者，比北大的未名湖大得多。眼镜湖边的
世界文化名人园是校友赠建的，有老子、孔子、张衡、苏格

拉底、牛顿、爱因斯坦等世界名人的浮雕像和他们的名言，
雕像区整体上呈圆形，但朝西的一方有留空，据设计者说
是留给后来名人的，不知谁能补上。

校园中桂花树很多，樟树也很多，不知同学们注意到
没有，我们水电学院前的那棵桂花树是最好的一棵，它东
倾向阳，每年开花两次，清香笼罩着水电楼，它伸出肢臂，
像要去拥抱莘莘水电学子；水电楼边有一排高大的樟树，
深秋红叶映日，美极了，吸引了众多的摄影爱好者。

每年9月许多新同学会到来，青春、朝气、活力、阳光、
激情，都增加了学院的生气、潜力和内涵。学校一直有尊
师爱生的传统，师生在一起，像一个大家庭。有个说法，父
母在的地方称家，如果他们逝去，那里就称故乡。西周时
有个说法：“弟子事师，敬同于父母。”如此，学院就是家，我
是把学院看做家的。

我们学院的老师、学子间有像亲人那样的感情，教书育
人、勤学好问，把学术氛围搞得浓浓的。除了教室、宿舍、图
书馆外，也有许多轻松、自由又带点浪漫的有益活动。

对于老师，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
“解惑”的要求太高，很多时候老师解不了惑，老师也不懂，
这其实也给了学生以发展创新、青出于蓝的空间。很多时
候，老师只能指个方向，如贾岛诗所言：“松下问童子，言师
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只在此山中”就是指
个方向，而指个正确可行的方向也不容易！做老师应当是
无私的，“梦中桃李芬芳日，堪慰栋梁成才时”。

（本文节选自作者的诗文集《曲水流觞》）

从幕阜山区走出的
敦煌知县

□ 李专

结满尘埃的肉身

从菩提树上跌落

找寻太平寺的路

方丈轻挥的拂尘

引我上台阶

叩拜佛祖

五百年了。倘若

洗不净尘埃，可不可以

将我垒砌在舍利塔下

早听松涛，晚听佛号

太平寺的蜗牛

□ 刘重庆

中洲赤壁
（外一首）

一把火，让一个地名转世

中洲赤壁，并非沉睡在汈汊湖

浅浅的记忆里。向南二十里

古镇田二河，有春秋阁、鸡鸣寺

隐约听得见赤兔马踏踏有声

长江和汉水，同气连理

文武赤壁，何必隔江对峙

对此，汉川老人李显昌

不以为意。考古文稿和证物指认

赤壁大火是汈汊湖上燃起的

樯橹烟灭，湖水退隐

棉花和水稻守护的太湖石上

两个朱红色的大字，遒劲有力

赤壁就端坐在这里。年年岁岁

静看泥土磨亮犁铧，是不是

沉在湖底的拆戟？

滚滚长江水
激情澎湃浪花开
巍巍黄鹤楼
春风浩荡扑面来
大三峡的涛声
那是天下最深情的表白
神农架的鼓点
敲醉了人间最美丽的神采

多情大别山
杜鹃含笑遍地开
好客大平原
梦里水乡等你来
大铜锣的响声
那是英雄最赤诚的情怀
古编钟的音符
奏响了荆楚最动听的天籁

知音湖北 楚楚动人
高山流水遇见无处不在
畅游湖北 处处开心
楚天飞歌歌唱新时代

□ 陈训金

楚天飞歌（歌词）

喻家山下好读书
□ 张勇传

在昨天举行的湖北省科技大会上，我国著名水电能源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华

中科技大学教授张勇传荣获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张勇传院士不仅是卓越的科技工

作者，平时爱好亦十分广泛，在人文领域钻研颇深，曾出版多部诗文作品集，以诗言

志，以文化人，展现了一位科学家的深厚人文素养和大家风范。本期《东湖》特摘登其

撰写的文章，以飨读者。

编者的话

半夜蝉声 —— 山间纪事 □ 丁一

盛夏，天气预报武汉三五天后高温会升到近四十摄氏
度。你嚇我！避暑，入山。

我们入住的休闲山庄，叫半城伴山。小区坐落在海拔
约一千三百米的一座山头上。山脚下，是白日万家炊烟、
夜临一片灯海的“鄂西门户”野三关小镇。

住下时阴雨绵绵，空中的云如浸泡过的旧棉絮，沉沉
的，闷闷的，似乎伸手捏得出水来。说雨吧，时而，刷刷直
泻，道上清水横流，草间树上如奔马扬鬃止不住蹄地响连
天，可刹那间，雨住声歇，散漫阳光从云缝透出；时而，雨丝
飘飘看上去似有若无，恰如扯不断挣不脱的雾幔拂卷一
般，不想打伞，鬓发渐渐濡湿。本以为这雨幕遮天掩地无
休无际无穷无了，可一忽，没了，阳光花花……而且，这暴
雨、疾雨、小雨、细雨、无雨……大小疾徐轻重有无之间瞬
息变幻，一天下来有没有二十四变？难以计数，老天爷的
事，任他去，且随其便。

更迷人的是，那云，那雾。白天，落地阳台玻璃门，是
一面硕大方正的南窗，坐在窗前，就挪不开步。就像此刻，
阵雨刚去，一丝丝白雾在面前飘来，没根没底，不知起于何
处，它也没沾染脚下的松林呀。渐渐，它汇成一团，这白乎
乎就黏稠浓厚起来，像谁在碧缎般的山坡上狠狠顿了一下
笔，这重重的一蘸，就留下一团酽酽的画迹。很快，对面不
过二十米的树呢？山呢？沟呢？没有了，融入翻卷的云海
中去了，只有蝉鸣声挣扎着从中逸出，才让我觉悟到，山林
沟壑，还在那里。正痴目凝视极力寻辨，倏忽一阵风来，弥
天大雾似舞台上的幕帷被谁一把扯开，消失得无影无踪，
眼前豁然开朗，山更青，沟更绿，林更翠。蝉声更逼耳。

怎么形容这云雾呢？远山雾海，更是旖旎万千，时而
山岭如翡翠般的岛屿在滔天白浪中沉浮不定，时而云雾如
一带白练缠绵悱恻在青山腰间。形形色色，变幻莫测，视
线无法限定，言语无法界定。何止是我这般入迷？原本素
不相识、五行八作的邻居们，似乎也都成了诗人、作家、摄
影师。一首首小诗、一节节美文、一幅幅摄影作品、一段段
视频，竞相源源而出，抒发着性灵。邻里微信群中，网名

“宓沉静松”的邻居，在一段视频赢得大大咧咧的点赞后，
解释说：“晨练，看到被薄雾拥抱的野三关镇似一幅画。又
忍不住拍照了，最后，雾气浓郁神秘到啥都看不见。”后面
是龇牙一笑。网名“儿童团”的邻居，禁不住写道：“是崇山
峻岭在云雾中穿行，还是云雾环抱崇山峻岭在飞舞？美不
胜收，目不暇接。壮哉乐哉！”后面是几枚“强、强、强”图
案。稍晚一些，“宓沉静松”又发上一段视频，注明“随着夕
阳缓缓下沉，天边的色彩渐变着，武陵山脉变得柔和而深
邃。野三关镇灯火阑珊的暮色与天边的晚霞呼应，像不像
一幅动人心魄的画卷？”……我不知道这些邻居姓甚名谁、
原来从事什么职业，但我真切感受到他或她的真情流露，
不啻神来之笔，发现美，享受美，赞颂美，传扬美，这美的心
声如山泉流淌，泠泠成韵。

傍晚，天放晴，西天如打翻调色盘，那倚着青穹坐着山
脉五彩斑斓的背景，加上云里雾里搅和一气的瞬息色调变
化，邻里中提着相机、举着手机出门欣赏拍摄的不少，但恐
怕这山这岭这境这景，没有谁能以彩笔摹画得出，也没有
谁能用言语描绘得出，也没有谁能用镜头拍摄得穷尽。大
自然，鬼斧神工，赋予这片土地的神奇绮丽，就让它映入眼
帘留在心底吧。

可不哩，大自然，自有它盛夏的歌者，就像北国之冬自
有雪花翩然而至一般。这就是蝉声。晴晚山岚里，这知
了，开始了极为霸气霸道的鸣唱。有的，“吱呀吱呀”自信
热烈；有的，“知哇知哇”声腔更为亢奋；有的，“嘶嘶嘶嘶”
不绝如缕坚韧坚毅决不歇气……甚而或之，它们汇成一阕
天地间的大合唱。

“这个虫子叫得好吵啊，怎么这样子啊，吵死人的，心
烦。”图案是一串眼泪，有叹息，有烦恼，有愤怒，也有无
奈。邻居中有人首发抱怨。我谓之“倒蝉派”。

有人窃窃一笑：虫子叫说明生态好。有人回应，虫子
叫得很急促，很辛苦哦。有人跷起大拇指：山上的知了叫
的声音穿透力很强。我谓之“挺蝉派”。

呵呵，山里蝉声，竟在人世间引发呼应，我以为，无论
挺它倒它，蝉若有心，定然窃喜：有了听者，有了知音。

有人呼应“倒蝉派”：看来买房还是要实地体验住一下
再买啊，离开喧嚣的城市来这儿避暑想图个清静的。这么
吵，有朋友来住一晚嫌吵就走了。

如何看待盈耳蝉声？有位熟识的老军人引古诗以证：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看来“挺蝉派”居多。有邻居说，各种昆虫叫才是有乡
村的感觉，睡得才安逸。

嗨，我也凑凑热闹：亲近大自然，丛林的风，山头的云
烟，绿叶上的露珠，欢快的蝉鸣鸟唱……难得的享受呀。
在其中体会到心的宁静而不是枯寂，感觉到一派生机、祥
和，禅意天心，真正美妙。如果山路弯弯再有萤火点点，那
是不是更浪漫，更能唤起童心呢？老了，心要静，耳旁并不
需要死沉沉一团哈。

是不是我离蝉声远与“蝉声吵人说”缺乏同情共理
心？殊不知，就在昨夜，有蝉歇在我北面纱窗上，先是嘶嘶
地叫，老伴为它担心：老了？弱了？哑哑唱不出来。俄顷，
蝉声格外洪亮，嘶哑变得畅快，老伴说：它嗓子叫开了——
开了，歌唱家的旋律韵味出来了，就像花儿开了有了芬芳
和色彩，我们顿觉得这盛夏骄子不负其时哟。

有位只标明2单元7楼的邻居，着意转载一文《有蝉鸣
才是夏天：谈古论今话蝉鸣》。文中摘要说，盛夏时节，蝉的
鸣叫一声高过一声，似乎只有一阵阵蝉声，才能给夏日平添
诸多乐趣和色彩。清澈而嘹亮的蝉鸣声响彻林间，把我们
的思绪放空。这就是夏天的声音。蝉，在大自然里是很不
起眼的小昆虫。很多人觉得蝉鸣让人心烦意乱，是噪声；也
有人觉得蝉鸣是声声入耳的天籁之音。有人觉得寒蝉凄
切，顿生愁意；有人觉得蝉鸣嘹亮，生机盎然。我觉得蝉鸣
就是那个蝉鸣，没有变化，还是取决于听者的心境。

作者最后直抒胸臆：我一直都喜欢夏日的蝉鸣，因为
这是夏天的声音，有蝉鸣才有夏天的感觉。有蝉鸣为我们
歌唱，有蝉鸣为生活歌唱，有蝉鸣就有诗和远方。

夜色渐沉，围绕蝉声是吵人还是悦人，余音未了。我随
手转三首“咏蝉唐诗”供邻里朋友们欣赏。说明“三作家心
境不同，笔下感受各异。都乃大家佳作，值得品读”。一为
虞世南《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
藉秋风。”这首咏物诗，咏物中尤多寄托，具有浓郁的象征
性。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而句句又暗示着诗
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
人。二是骆宾王《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
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这首诗作于公元678年（唐高宗仪凤
三年）。当年，屈居下僚十多年而刚升为侍御史的骆宾王因
上疏论事触忤武后，遭诬，以贪赃罪名下狱。此诗是骆宾王
身陷囹圄之作。作者歌咏蝉的高洁品行，以蝉比兴，以蝉寓
己，寓情于物，寄托遥深，蝉人浑然一体，抒发了诗人品行高
洁却“遭时徽纆”的哀怨悲伤之情，表达了辨明无辜、昭雪沉
冤的愿望。三是李商隐《蝉》：“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
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这首诗先是描写蝉的境遇，后面直接
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最后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
圆融，意脉连贯，对蝉的刻画与诗人的情意婉转表达到了浑
然交融与统一，是托物咏怀的佳作。

云雾，变化万千。蝉声，音韵交响。这大自然，赋予我
们的，是何等的有声有色，意蕴渊潜。由此，远离繁华都
市，小居僻岭远山，我想到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大自然赐予
我们的般若造化？我们常说，寻居山野，是为了顺其自然，
融入自然。但当大自然呈现在面前时，我们是否在心理上
能接纳大自然？顺天应势，当然要趋利避害，有爬虫要阻
隔，有蛇鼠要驱除，有蚊子要扑灭……但是不是连蝉鸣鸟
唱也不能容忍呢？

沉思间，刷刷刷……夜已亥时，又一阵大雨淋淋，蝉
声，顿然寂灭。老伴问，那些知了到哪里去了？

关于蝉声的议论，随之化为乌有。
老军人在邻里微信群归结一句：趁知了没叫，赶紧入

眠，各位业主晚安！
一一蝉声半夜。明日是否又万山蝉声？谁又能知了，

知了……

《
小
院
》（
油
画
）
葛
昭
辉

作

07东湖
（2024年 第23期）

2024.7.27 星期六
主编：农新瑜 版式：白云 E-mail：hbrbdhfk@sina.com


